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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以信息革命为标志的新产业

革命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劳资

关系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,
其特点在于:知识与技术的力量对资

本主义社会的基础———资本的力量
发起挑战;同时它也对社会主义国家

的基础(即便是新型的转入市场经济

的社会主义国家)———劳动的力量发
起挑战。

在最近的几年里 ,中外学者都看
到了知识与技术所具有的改变社会

结构的力量。 1994 年 ,美国一学者用

详实的资料分析了美国生活中的智

能和阶级结构。他提出了“认知精英

(cognitive elite)”的概念 , 在他看来 ,
认知主要是智商方面的 , 是语文 、数

学和空间感知三项能力的综合。 20

世纪初以来的世界基本是按金钱 、权
力和地位划分阶级的 , 古代的世袭门

第越来越不重要 , 财富 、文凭和才智

则越来越重要。而 21 世纪将开始一

个以认知能力为决定性力量划分阶

级的世界 ,现代技术社会对认知精英
的需要越来越大 ,金钱和权力将越来

越多地转移到认知精英身上 ,技术的

进步使得现代社会从各个角落中筛

选和抽取认知精英的能力越来越强 ,

聪明人本来就与社会其他部分高度

隔绝 ,而以后只能更加隔绝并难以逆

转 ,政府对此将回天乏术①。中国也

有学者认为 , 21 世纪分层的断层线很可能划在不

同智商的人群之间 , 这一趋势现实并已显而易
见②。 1997 年美国一学者提出的问题更加尖锐 , 在

他看来 , 信息技术瓦解了等级结构 ,把权力分散到

更多的人和群体当中。由于极大地降低了通讯 、磋

商和协调的成本 ,新技术把分权化的网络结构置于

比其他组织模式更为优越的地位。在网络中 , 个人
或组织可以互相联系以采取联合行动 , 却用不着建

立一个有形的或正式的实在机构。在网络中 , 没有

任何人居于最高或中心地位。另一方面 ,政府的精

髓却在于等级结构。新技术促进非机构化的 、灵活
转移的网络 , 而不是固定的官僚等级结构 , 而后者

恰恰相反是单一声音的主权国家的标志。新技术

消除了问题 、机构和一个固定地点相联系的办事模

式 ,弱化了个人对于社团的相对依附③。

总之 ,无论学者们为我们描述的 21 世纪的“世
界地图”是否准确 , 无可否认的事实是知识与技术

正成为一种独立且具有革命性的力

量 ,它正从深层意义上改变着理论上

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 , 也在改变着现
实的劳资关系。

2
对劳资关系的认识有着种种

观点 , 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

至今仍是认识劳动与资本本

质的经典 ,是今天我们认识与理解劳
资关系的重要的方法论基础。 产生

于 19 世纪 40 年代的马克思主义 ,从
本质上强调社会组织的经济基础 、强

调由经济利益引发的阶级和阶级冲

突 ,同时强调意识形态对维持和稳定
社会秩序的重要性。 马克思主义对

人的本质与资本主义的本质有着深

刻的认识。以马克思的观点看 , 人在

社会生产中发生的不以人的意志为

转移的关系是生产关系 , 它是社会关
系中最基本和最本质的关系。 社会

生产关系的内容有:(1)生产资料所

有制形式 ,即生产资料归谁所有;(2)
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他们之间的

相互关系;(3)以前两种关系为基础
的产品的分配形式。 生产资料所有

制的形式决定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

关系。
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和恩格斯的

《英国工人阶级状况》两部经典著作
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资关系 ,是

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,雇主与工

人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 , 其本质是雇佣劳
动和剩余价值 , 马克思对于劳资关系的研究是构成

其以剩余价值学说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的核心。

马克思深刻地说:“资本愈增长 , 雇佣劳动量就愈增
加 ,雇佣工人人数就愈增加 , 一句话受资本支配的

人就愈增多。” ④

具体形态上的劳动者(工人阶级)与资本家的

深刻矛盾与冲突 , 在当今社会抽象为劳动与资本的

矛盾与冲突。这种矛盾与冲突并未因知识与技术
的增长有本质的改变 , 资本仍本能地追求利润最大

化 ,改变的是劳动与资本的内涵;从生产资料所有
制的形式分析 , 以信息生产为基础的生产和资源占

有正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生产方式 , 为控制与分配信

息而发生的矛盾与冲突正成为一种新的冲突形式。
作为产品与资源的信息 , 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

之间形成了各种令人思考的模式 , 它正在改变着我

们的生活 、劳动与劳动关系 , 其最终所产生的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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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是未知的。这种种改变无疑对马克思的理论提

出了挑战。

3
在现代的劳资关系中 ,资本与劳动的内涵与
资本主义早期有了显著的 、甚至是本质的差

别。首先 ,资本已不再仅仅是直接可以转换
为金钱的 、以财产权为形式的经济资本 , 而且还包

含着可以转换为经济资本的文化 、智能资本与社会

资本 , 即资本不再仅是单纯的物质形态 , 且可以是
文化与社会的非物质形式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

们对比尔·盖茨及其公司的定义 , 我们对其资本的

估价是不可能抛开他个人所具有的知识和他那个

无法估价的 、令世界惊奇的头脑。也就是说 , 具有
智能的人本身就成了资本的一部分。 其次 ,信息社

会中 ,物质资本的转移速度或者说是使用资本的效

率大大提高 ,几秒钟内大笔金钱就可以进行洲际的
进出。鉴于上述 ,可以说 , 技术提高了资本的力量 ,

资本在各种技术的配合下控制人 、异化人的力量更

强;但另一方面 , 人也成为资本的一部分 ,当知识不
断增长 , 技术手段不断花样翻新时 ,人所具有的控

制物质世界的力量也是不可低估的。

在资本的内涵变化的同时 ,劳动的内涵与劳动
者的构成也在改变。一方面是劳动的内涵超出了

马克思当时的定义。大批的管理人才 、高科技人才

是劳动者 ,但又不是马克思所论述意义上的雇佣工
人 ,他们既受资本的雇佣 , 同时又具有支配资本的

力量。另一方面是劳动者发生分化 , 这种分化主要

反映在劳动力市场之中 ,高科技人才与管理人才的
供不应求与大量传统意义上的劳动者的供大于求

形成鲜明的对照 , 并反映在收入领域的两极分化

上 ,这种两极分化 , 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本所有
者(或劳动力使用者)与劳动者的分化。

从社会分层的意义上说 , 劳动者自身的分化 ,

主要源于存在着两个根本不同性质的劳动力市场。
一个市场可以称之为高级劳动力市场 , 他们是由知

识与技术精英组成的 ,他们在新的产业结构下具有

无限的稀缺性 , 对于他们来说 , 没有失业与就业的

概念 ,只有拿报酬多少的区别。而另一个劳动力市
场是传统意义的劳动力市场 ,也可以称为是次级劳

动力市场 , 它们以非知识与技术型劳动力组成 , 在

新的产业结构下 , 他们具有相对意义上的 、甚至绝
对意义上的饱和 ,其供大于求的状况 ,使其失业(或

称不充分就业)成为常态。这两种劳动力市场并

存 ,其显著的特点是:第一 ,两个劳动力市场的劳动
力价格因供需关系有明显的差别 , 高级劳动力市场

的高收入与次级劳动力市场的低收入形成鲜明对

照;第二 ,两者的社会地位有天壤之别 , 尤其体现在
对经济资本的支配力量或议价力量上 , 即高级劳动

力市场的人才具有支配资本的力量;第三 , 两个劳

动力市场之间有着鸿沟 , 难以逾越 , 对于一个非知

识与技术型的劳动力来说 , 是无法进入高级劳动力
市场的 , 虽然它总是短缺的。

上述状况已在国内外普遍存在。以教育程度
为例 ,由于受教育的不同而导致的经济地位的差别

(主要是工资差别)普遍地存在于各个领域和各个

国家。美国二三十年代的发展经验说明了这一点。
美国经济虽然在近 30 年内有着稳步的增长 , 从

1979 年到 1987 年 , 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青年的实
际工资上升 11%;而同期只受过中等教育的男青

年的实际工资则下降 20%。又一统计表明 , 从

1973 年到 1993 年 , 没有高中毕业文凭的美国人的
每小时实际工资从 11.85 美元下降到 8.64美元⑤。

在智利 ,从 1980 到 1990 年大学毕业生的工资相对

于高中毕业生上升了 56%⑥。从中国的现状看 ,一

方面是大量的员工下岗 , 另一方面则是高科技人才

的供不应求。 1998 年 2 月 15 日中央电视台的经济

新闻披露 , 计算机行业的高科技人才月工资在

8000—15000 元 , 且市场对此类人才的需求增长为

25%,大量的位置等待着高科技人才的进入。
无可否认 , 信息社会的劳资关系是更加复杂

了。其本质的特点就是出现了一种智能的力量:相
对于资本而言 , 它成为资本的一部分 , 甚至具有了

凌驾于经济资本之上的权力 , 这可从各大企业集团

对于高科技人才的求贤若渴看出。相对于劳动而
言 ,它成为淘汰大量体力劳动 、甚至是非技术化 、非

智能化劳动的力量。当代社会对于非技术劳动力
的剥夺不再仅仅是来自原始意义上资本对于剩余

价值的追求 , 还来源于技术劳动力对劳动岗位的有

效侵占。可以预见的是 ,信息社会的劳资关系将是
资本与技术的结合(或者说是技术人才加盟资本的

队伍)和非技术劳动力的弱势地位 , 且这种弱势地

位从绝对意义上看 , 是难以改变的。

4
在中国正在为“充分就业”而努力的时候 ,西

方人已开始讨论传统意义上的劳动的“消
亡” 。信息社会劳资关系的状况在目前范围

内正导致着西方社会一场日益引人关注的劳动危

机 ,这一危机的特点是大量非技术工人 , 甚至是办
公室人员(白领员工)的失业。如果说 18 世纪末的

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实质是以机器的机械力量帮助

人的体力劳动并越来越多地取代它的话 , 今天的工

业革命则发生在脑力劳动领域 , 随之而来的是大量

传统劳动消亡 , 结构性失业成为全球性的社会问
题 ,并由此将产生一场有关就业文明的革命。

无数的研究数据说明了工人阶级面临的结构

性失业。 1995 年美国出版了杰莱米·里夫金的著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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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工作的终结———全球劳动力的衰落和后市场时代

的开始》 。根据法国著名左派学者安德列·高兹的

统计 , 1961—1988 年间英国的工业工人阶级的规
模已缩减到了 44%,法国为 30%, 瑞士为 24%和西

德的 18%。在 1975 年至 1986 年的 12 年间 , 1/3
甚至一半的工业工作已在几个欧洲国家消失。在

20年中 ,法国失去了它在 1890—1968 年间所创造

的几乎同样多的工作。美国学者乔治·华盛顿教授
在 1996 年预测 ,在未来一二十年内 , 蓝领工人将会

从 1995 年占美国劳动力的 20%缩减到 10%, 甚至
更少。同时由于办公室工作自动化 , 非专业白领工

人比例很可能从现在的大约 40%减少到 20%—

30%。其余的 60%—70%左右的劳动大军可能由
知识型人员组成 , 他们是掌握技术的制造人员、信

息系统的设计人员 、经理人员 、教授 、教育工作者 、
科学家等。传统的“劳动”将消失 , 随时应聘的劳动

大军的人数将急剧增长 , 从 1994 年占美国劳动大

军的 1/3 到 2000 年占一半左右。 值得注意的是 ,
在传统工作消亡的同时 ,大量的工作在服务部门被

创造出来。

但无论服务部门具有多大的创造力 ,或者说人
们对于服务的市场需求到底能有多大 , 结构性失业

导致的结果是广大非技术性劳动者的失业或不充

分就业。现实的结果是 , 在资本 、技术与劳动的关

系中 , 传统劳动的弱势地位不是有所改善 , 而是趋

于强化。不仅出现了资本替代劳动 , 还出现了知识
与技术替代劳动 ,资本 、知识 、技术与劳动的关系不

可避免地符合了强者恒强 , 弱者恒弱的“马太效
应” 。

5
那么 ,在新的知识与技术精英独领风骚 , 人

类物质财富已极大丰富的情况下 ,我们能否
寻找到改变资本 、技术与劳动三者不尽如人

意的关系状态的有效办法呢 ? 如何应对广大非技

术性劳动者的劳动问题及收入问题 , 是任何国家政
府都无法逃避的 ,这个问题正是当今发达国家正在

面对的社会难题 ,也将是发展中国家将要面对的难
题。当代发达国家正在使用各种手段改变上述状

况 ,有些国家通过立法与税收 , 加大社会福利;还有

些国家正着手出台各种各样的缩短工时的办法 , 以
达到较充分的就业;还有些国家通过提高工会的议

价能力 , 来保证工人的生活水平 , 这一切的劳动政
策都表明在目前的情况下 ,需要一种超越市场的力

量 ,即一种制度性的力量来保护普通劳动者的利

益 ,通过构建制度性的再分配制度实现资本 、技术
与劳动的相对均衡。如果说 ,不对社会收入实现再

分配将无法解决这一全球性的难题 ,而构建制度性

的再分配制度更多地要依赖于国家的力量。国外

已有学者对劳动就业的国家功能提出论断 , 认为:
“今后具有决定意义的是:就业水平和劳动方式必

然与国家努力的成败有关。” ⑦

从国家的角度来说 , 信息革命的结果必然引起

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 , 甚至会涉及到国家理想与价

值的变化。从西方福利国家看 , 通过各种税收所实
现的再分配 , 曾经取得了一些成就 , 但目前正面临

挑战 ,一方面是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放
慢 ,福利的负担越来越庞大 , 即使是富裕的国家也

将会有不堪重负的时候;另一方面 , 有舆论认为 ,不

用付出而领取最低生活费的做法会滋长劳动者的

惰性 ,败坏社会风气。国家再分配制度应当在均衡

资本 、技术与劳动力量的同时 ,倾斜于劳动 , 即以劳
动为中心 ,这需要以民主思想为基础 , 以立法为手

段。国家在维持力量均衡的情况下 ,要加强智力投

资 ,通过立法加强职业培训 , 提高非技术性劳动者
的知识水平与能力 , 这虽然是一项艰苦而漫长的事

业 ,但对于具有时代特点的非技术劳动来说却有着

深远意义。
应当看到 ,随着冷战的结束 , 新的世界格局正

在形成 ,影响劳资关系的变数还很多 , 许多问题难
以预见。但就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危机与新的劳资

关系形式而言 , 人们的认识还尚不充分 , 对其理论

的探讨更显不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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